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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五回  各業藝工

　　在宮裡頭，可說是自成一個社會。不但有專管育蠶的女孩子，還有其他各業的藝工咧！這些藝工的技術當然都是很優良的，比

起外面的普通工人來，相去自不可以道里計了。太后也深信他們確是不可多得的高手，往往引為很得意。而且伊自己對於這幾種細

巧的工藝也極感興趣！不時要走去看看；恰巧我也是一個最愛參觀人家做精細生活的人，－－雖然我自己是一些都做不來的－－於

是太后便每次必帶我同去，去了之後，都象看到了什麼新奇的戲文似的，依戀著不肯就走。因此，我對於宮中各業藝工的工作概

況，和他們的生活狀態，知道得再詳細沒有了。要是好好地寫起來，光是縫工的一門，便可以寫著很厚的一冊；至於宮中的繅絲

業，（並不包括育蠶）那是寫起來資料更豐富了；就是那專給太后製造鳳鞋的一業，範圍總算是最小的了，但也不難有一冊單行

本。　　現在就讓我格外從簡的把他們寫一些出來。

　　「快隨我們一起來吧！」某一日的早上，太后向我說道：「你不是還不曾見過制絲的種種手續嗎？這是很好看的！今天，我又

要給你增添一些新的見識了！你試想那些春蠶犧牲了它們的生命，吐出了這樣神奇可愛的絲來之後，我們更將怎樣去處置這些絲

呢？要明白這一點，可不是你所能憑空想像到的，必須跟著我們去實地觀察！」

　　太后當日向我所說的話，自然不是這樣的；其中所引用的名詞，在那時候也許還不曾有咧！這是我現在就記憶所得的原意，自

己重新構造的；不過我可以說我構造得已不甚相象了，太后說的話往往異樣的動人，充滿著使用聽的人發生同情的魔力，這是我絕

對學不像的。就拿這件小事來做譬喻：我對於做絲的一種工藝，原沒有什麼特殊的興趣，但經伊那樣一說，我便立即欣然而起了。

　　除我之外，少不得還有好幾個人隨侍著太后同行：太后也老是歡喜帶著一長串的人，到各處去亂闖。

　　今天這一闖是直接闖進了那些制絲的人所居的一帶宮院中去。這一帶宮院離太后的寢處很遠，它是在萬壽山的背面，而其餘的

宮院，卻都在山的正面。這些所謂制絲的人也和育蠶的人一般多是旗兵的女兒；有幾個簡直把她們的青春時期，完全犧牲在這種工

作上了。然而實際上，伊們是並不曾失卻自由的。

　　伊們進宮來，猶如進一家工廠一樣，高興做就做，不高興做盡可出去嫁人。但有一個條件，就是出去嫁人以後，再要進宮，卻

是斷斷不能的了！伊們中間確有不少的人不願意出去，情願永遠留在宮裡；因為在宮裡伊們的飲食和衣服等等不但不需自己花錢去

買，而且都是弄現成了送給伊們的，不比出去嫁了人，碰得不湊巧，就要天天愁衣覓食的操心。在宮裡只有一樁事情使伊們不能高

枕無憂，那就是不容易博得太后的歡心，只有在工作上表現良好的成績；可是人做的工作，無論如何，總不能件件好，刻刻好，有

時候難免要有些參差，偏逢太后是個絕頂聰明的人，伊對於各樣工藝可說無不精熟，雖是一些小的參差，也不用想瞞過伊；這樣，

便使那些藝工們深深地感覺到要博得太后的歡心真非易事了！

　　這班制絲的藝工所佔有的居處倒也不小，一般也是中央一列正殿，兩邊兩列偏殿；至於那些雕樑畫棟，飛閣流丹，更和其餘的

各處完全相同。象這樣寬敞華麗的工房，敢說是全世界所罕見的，無怪那些女孩子們要樂不思蜀了！伊們日間都在正中的幾間江殿

上工作著，晚上便回到兩旁的偏殿裡去歇息，生活是極整齊的。

　　現在就讓我約略講一些宮裡麵製絲的手續：那些繅好的生絲分為一絞一絞的整理好之後，還得漂洗一次，給日光給曬乾了，然

後再染上各樣的顏色。染色當然也不是一次可以了事的；總得染上兩次可三次，最後才取出來曬乾。伊們所住的偏殿的近旁，各有

一方石坪，那裡便是曬絲的所在。曬絲的時候，還得用許多的竹製的三腳架；它們的高度都不很高的，因為太高了那些女孩子們便

攀不到。每兩個三腳架的中間，擱著一根很光潔的竹竿；那些染好了的絲，便一絞一絞地掛在上面曬著；但事情卻並不這樣簡單！

當初曬的時候，必須先看太陽光照射的方向，不能讓那些絲上一半曬到陽光，一半曬不到陽光；過了相當的時間，又得把它們翻過

來或移動移動，務必使它們所受的感光的時間非常均勻，那末絲的顏色便不致一塊深，一塊淡了。論到那些絲上所染的顏色，又得

值得太后誇口的！伊不但把天下所有的各色顏色全用到了；而且每一種顏色，由深而淺，還得分為好幾十種。譬如象「綠」的一種

顏色，第一絞便染成墨綠色，以下逐漸減淡，由草綠，嫩綠，湖綠，以至於最淡；這最淡的一絞已是淡得象白色一樣了。這項工

程，說起來好像是並不很難的，但實際上卻是極不容易。那些女孩子們都用了全副的精神在從事著的。然而到了曬出來的時候，數

十百種的顏色聚在一起，給那明麗的陽光一照，端的是好看到了極點。

　　如其多看一會，人的眼睛保管會眩昏！

　　我第一次隨著太后去參觀的情形，至今還記得很清楚。

　　那石坪裡照例曬著幾十桿染好的絲，太后先大略把它們看了一看；接著就走向一桿藍顏色的絲邊去，從最深的一絞起始，很注

意地漸次看過去。這時候，那些女孩子們早已就在地上跪著了，肅靜無聲的等候伊老人家發話；因為伊往往要批評伊們怎樣染法不

好，怎樣曬法不好；或者還要發表伊自己對於改進染絲方法的意見。當然，伊口頭上所發表的意見是和繕寫就的聖旨同樣不可違抗

的；雖然染絲是小事，但在這些制絲的藝工們看來，真是再大不過的大事了。

　　說也奇怪，太后雖然已是一個很老的老婦人了，可是伊的一雙眼睛，卻還是非常的清明銳利；伊在那藍色的一桿絲上看了一

會，便回頭來，向著一個女孩子說道：「錯了！這裡應該還有一種顏色咧！你自己來瞧，上面這一絞的顏色既是這樣深，第二絞的

顏色卻又這樣淡，比起其餘的來，不是深淺得太不平均了！這中間曳須有一絞比上面的一絞略淺，而比下面的一絞略深的顏色，否

則是斷乎接不上的！

　　顯然是你沒有十分留意，所以跳了一種了！」

　　我大著膽子，走近來仔細一看，果然我也覺得那兩絞絲的顏色是相差得太遠了；中間非得另加一絞調和的顏色進去，便不能使

這幾十絞藍色的絲，有平均的深淺。雖然那負責洗染這項藍絲的女孩子，已在宮內專心從事於這項工作達數年之久，意還不能想到

伊所染的顏色，已有了過深過淺的弊病；可是等太后指明白之後，大家一看，便覺得那邊果然很清楚地缺了一種顏色。連我這個對

於制絲工作猶是十足門外漢的人，也立即看出來了！讀者試想：這幾十種深深淺淺的藍顏色裡頭，太后只須略看一看，便知道在某

某兩種顏色之間缺少了一種調和的顏色，這樣銳利的目光，豈不令人拜服！

　　我可以說：無論什麼小的，或不顯明的東西，要逃過太后的眼光是絕不容易的。所以我覺得每次隨侍著太后在頤和園中閒逛，

總可以得到許多新的啟示；因為一路行來，伊只須隨便看看，便立刻可以看出許多不適當的佈置，或應該添補上的缺漏來了。經伊

一指明之後，這些不適當的佈置或缺漏，便必須馬上移去或補上，不然的話，那個負責管理的人便有大禍臨頭了。

　　啊！你們試想，那麼一方石坪裡，滿曬著幾百絞深紅淺綠的彩絲，該是多麼的美麗啊！多麼的可愛啊！再加排列得又是非常的

整齊，紅的一行，黃的一行，藍的一行；遠遠地望去，真象天上的虹一樣。那些女孩子們便在這一條一條的虹中，穿來穿去的走動

著。伊們是不敢一刻稍離的；因為這些絲時常需要人去翻動它們，以免感光太久或不夠。若是曬得不好，那就不能用，連先前所費

的許多繅洗刷染的工夫，也等於白費。不過曬後的成績是好是壞，我們外行的人很不容易辨別得出，除掉這些以制絲為專業的小姑

娘而外，惟有我們那位敏慧多能的太后，才有這種超人的眼力。

　　待到晚上，太陽光已收斂之後，這些已染好而猶未曬乾的絲，就得打石坪中收進屋來，以免晚上起了暴風雨，把那些顏色打

壞。在屋子裡是不用竹竿的，而是用一種特製的木架來把它們一絞一絞地套起來的。這些木架是做得很講究的，且還漆著極美觀的

顏色。有時候在白天裡，做絲的人也有直接把這引起木架子抬出去曬絲的，這樣就可省卻一番從架上取下來，再掛到竹竿上去的手

續了。



　　這引起制絲的女孩子們是不需穿插什麼宮裝或禮服的，伊們盡可自由穿著各種輕便靈巧的服裝；好在伊們閒的時候也很多，正

好把這些工夫都用在裁制自己的衣服上面。所以伊們每天都是打扮得象過年過節一樣。且因人多有比較的緣故，伊們便格外的起

勁；要不是怕太后見了責罵，伊們也許會比妓女打扮得更俏麗呢！

　　待到顏色染好，絲也曬乾，成績已到了很滿意的地步；於是這些便從架子上一一取下，再用那些木製的錠子，分別繞將起來，

大概總是每一種染色繞一個錠子。繞好之後，既不用以織綢，便中有留作繡花或縫衣的材料了；一時卻用不到那麼許多，只能先行

收藏著，待到縫工們需用的時候，再指明瞭顏色選去應用。

　　關於制絲的一部分工藝的敘述，可說是至此已盡了，接下去我們就要講到宮中的鞋業了。雖然在宮內比較有一些地位的女性日

常所穿的鞋子，都是由專任制鞋的藝工所制的；但其中所以專門供養著這些藝工的主要目的，卻實在是為著太后一個人。因此，本

文的敘述，也以太后所御用的鳳履為重心。

　　論到太后的鳳履，讀者別以為是一個很小的小題目，如其原原本本的細講起來，真有不少的字可寫咧！先說管理的一點：就有

兩個太監，終年一事不做的專門給指定著為太后管理鳳履；他們也並不覺得這項差使是輕差使，只覺得是十分重大，他們一些也不

敢懈怠，永遠小心翼翼地看管著這些鳳履，象看管什麼寶庫一樣。依著事實講，太后的鳳履確也可算得是一種貴重的寶物；因為大

多數的鳳履上，都有價值極巨的寶石，珠玉，或翡翠鑲嵌著，絕不是什麼平凡的東西，保管這些鳳履的屋子，也是一間極大的偏

殿，四面的牆壁上，從天花板到地下，全用木板格成了許多的木匣子，一行行的無慮數百。每一雙鳳履占著一個匣子。外面又依次

編著號碼。另外有一本很厚的簿子，簿子也記著同樣的號碼，且在每個號碼之下，注明白這雙鳳履的式樣，顏色，花紋等等；這一

本簿子，就存在一個專給太后繕寫文件的女官那裡。待到太后忽然高興想換一雙鳳履了，便教這個女官把那簿子送上去，讓伊自己

慢慢地翻看；看定了，只須說合一個號碼來，便立刻可以派人去把伊所選中的那一雙新鞋子取來了。如今說起來，也好算是是一種

適合於時間經濟原則的科學管理法了！

　　這兩個專門保管鳳履的太監，當然不能就算是制鞋業的藝工，只好算是宮中的執事人員之一。所謂制鞋業的藝工是另有一班

人，伊們也都是女性，卻並不作為宮婢，一樣可以自由進退的，伊們所擔任的工作確然也是一項專門技術，決非毫無訓練的變通人

所能勝任的，但也並不如何勞苦；以我處於旁觀者的地位看起來，正和宮中其他各業藝工所任的工作一般的好玩，一般的有趣。伊

們的中間，還有兩個負著管理責任的領袖，那是兩個約摸五十多歲的老婦人。－－實在不是老婦人，而是老處女；伊們都在很年輕

的時候，就被僱用到這宮來的。單是從事在這製造鳳鞋一項工作上的時間，至少也有二十多年了，所以太后對於伊們，比較上也是

很優待的。在伊們手下工作的還有八個年輕的姑娘。伊們都曾以過一番嚴格要求訓練：第一步伊們必須學習打樣，所謂打樣，就是

在白紙上預先畫出各式各樣的鞋子來，以為著手製造的依據。這打樣的一部分工程，如其只需畫出一個約略的輪廓，自然是不很費

事的；便伊們所打的樣，卻必須非常的精細，而且在畫好之後，還得用極細極細的絲線，就在紙上粗具規模的界將起來。因此，每

打一份樣兒，總得費許多的心力。再加從前時候的人，在工作的時候，對於光線往往是絕不注意的；宮中既沒有適當的燈光，特地

為伊們配置，伊們自己也不甚介意，於是伊們的目力，便不免大受傷害，做不到二三年工夫，就得在鼻子上架起一副光充很深的老

式眼鏡來了。

　　太后對於製造這一部分工藝的興趣，雖沒有欣賞育蠶那樣的高，便也決非絕不注意，平均在一個月內，總得有一兩次親自走到

伊們工作的所在去察看察看。可是當伊老家才打御座上站起身來，打算開步走的當兒，早有一個太監匆匆的先自趕將出去，知照了

那些制鞋的藝工們，好讓伊們湊早收拾好一切，並用心工作起來，靜待太后駕臨。這種行動，在我們現代人的心目中看來，似乎也

是一種作弊；但在那時候太后自己卻並不以為忤，反覺得這是一種不可少的步驟，因此伊無論到什麼地方去察看，所見到的無非是

一些不真實的偽境。

　　那些制鞋的藝工們也另有一座院落占著，這座院落卻在一帶平台的下面，地勢很低，房屋倒不少，一般也有一列正殿，兩列偏

殿；伊們日間都在正殿上工作，晚間分別突在兩旁的偏殿中。在工作的時候，那兩位領袖的老處女便不停的在照管著，看有畫得不

對，或繡得不對的，就立即加以糾正，所以伊們的四隻眸子是永遠釘著那八個女孩子的手上的，眼光老是隨著伊們手內的針線上下

閃動，一些也不敢放鬆。這都是我隨著太后去察看時所見面的情形，不知道當我們走出之後，是否還是如此鄭重？

　　記得在我最初隨著太后去的那一次上，太后也曾細細地給我講論過一番。

　　「說來也許會合你詫異的！我們每做一雙鞋子，自打樣起始，一直到全部完工，至少必須費一個月的工夫。」太后首先向我說

道：「這真是一件很費事的工程，其中委實有不少的手續呢！便是這些女孩子們，你也不能太小看了！伊們的技術都是極精到的，

外面的工人，那裡想比得上伊們！最先，伊們總得在白紙上畫出一個鞋樣來；畫鞋樣是一件很費心思的工程必須面面顧到，諸如鞋

料，式樣，花紋等等，無一不須妥加考慮和配置，以期適當；而其中尤以鞋跟的高度，應該最先決定。」

　　接著，伊就和我專論鞋跟。－－這裡所謂鞋跟，乃是專指當初滿洲的婦女所穿的高跟履。（這種高跟履通俗喚做旗鞋。它們的

式樣也和一般的婦女所穿的鳳鞋差不多，只是頭不尖，且在鞋底下裝著一截木跟而已。可是這截木跟的位置，卻不在後面的跟上，

而在足底的中部；人穿著這種高跟履走路，真象踏著一副低型的高蹺一樣，別有一種流動的姿態）－－這種鞋跟隨的高度，是必須

和上面的鞋底的厚薄，和鞋子的式樣互相呼應的；某種的鞋底，必須配某種尺寸高的木跟，那是不能不仔細研究的，否則穿的人就

會感覺到不舒服，甚至會感到痛苦。

　　大概這截木跟的高度，總在三寸至五寸之間。同時還得注意，不能做得太粗笨，必須很輕巧。而在太后和其他一般貴婦人所穿

的履上，那截木跟隨還得加意點綴一番；比較普通的點綴是用各種顏色的碎玻璃片團團地插嵌著，中間少不得還要用些麻線或紗線

之類繞緊起來，以免散落。這樣一點綴，逢到有陽光照耀著的時候，便會閃閃生光；教人看了，還當是踏著一截寶石鑿就的鞋跟

咧！但這是不很容易見到的情形，因為這截鞋跟隨既是永遠在人的足下踏著，又沒有多少高，那裡會時常給陽光照射呢？鞋跟的底

下是裹著一層層的棉布，用很細的小釘釘著，或用很堅韌的皮線縫起來；這樣一襯，走路的時候，便不至再閣閣地發出惱人的聲音

來了。這個法子真和現在一般人所穿的皮鞋上有一塊橡皮跟釘著，意義相同，只是用起來比較不耐久一些。

　　除掉鞋跟之外，就得注意鞋子的本身了！鞋子的本身又分鞋底和鞋面兩部分；鞋底的製造是很簡單的，正和一般婦女穿的布底

鞋一樣，或削一片絕薄的木板，用一層屋的布裹起來，以尋常的布底，這是要以無庸細述的。那鞋面的工程，卻就非同小可了！它

們的式樣，細算起來，竟有幾百種之多，最普通的是飛鳳式，和梅花形；其餘種種比較特別的式樣，我現在竟舉不盡許多。那鞋面

的本身十九是上好的貢緞，顏色卻也各各不同；上面又用各色的絲線挑繡著許多的花樣。這種絲線便是那些制絲的藝工所制染好

的，總算省卻了一筆往外面去選購的錢。但這些絲線確是太細了，我們只要看了這些絲線，便可以不用解釋，立刻會相信挑繡鞋面

的工程，委實是極傷目力的一件事了！

　　這個制鞋「廠」的重心就在中央的一列正殿上，裡面擺著許多應用的工具，五花八門的不知有多少，大部分是我所沒有寓目過

的；後來我雖曾逐一的請問過那兩位領袖的老處女，只是名目極繁雜，此刻早就記不起來了。我每次上伊們那裡去的時候，總得教

那兩位老處女取出幾頁新打的鞋樣來看看。這些鞋樣的確是很好看的！用近代人的口脗稱贊起來，真可說是一種極精緻的圖案畫。

往往會使我看得愛不忍釋，不知道那打出這些鞋樣來的姑娘們，當初是怎樣學會這種本領的，有幾幅畫得分外的齊整，看在人的眼

睛裡，活象是一雙真的鞋子，彷彿取下來就可以穿到腳上去；並且它們還不是一色的白描，竟是彩色畫，凡鞋料的顏色，花紋的顏

色，無不早已渲染著。待到將來完全做好的時候，便與這紙上所繪的一般無二；儼然是近代那時裝公司裡所備的一冊樣本。

　　當一雙新的鞋子完全制就以後，必須馬上送到太后跟前去，請伊老人家鑒定；如其逢到伊恰巧很空閒的時候，伊就會細細的檢

視起來，所以偷工減料的情形，是絕對不會有的。只是也未心雙雙盡能適合太后的尊意，伊往往看了一看便派人送往那一間「鞋



庫」裡去，教那兩個太監收管起來，也許從此就不再去取出來了。難得逢到有一雙鞋子做得特別的投其所好，那伊就不會輕輕放過

了；伊的記憶力原是極好的，見過了便不會忘記了，並且還會暗暗地打定一個主意，這雙新鞋子將於那一個特別的佳節上穿起來，

及至到了那個日子，伊老人家再也不會遺忘，隔夜就得教人去把它取出來了。

　　上面我所說的制鞋所用的工具之中，有一部分就是小型的繡床。繡床的式樣和一架織布機約略相似；繡花的姑娘們，便端端正

正地坐在它的裡面。這繡床的主要點是一個繃架，架上緊緊地繃著一方貢緞；這方貢緞的面積約摸是二尺高，五尺闊，必須繃得非

常的緊，象大皮鼓的面上所釘的一張皮一樣緊而且平，因為非如此是不能供刺繡用的。我們如其站到那繡床的旁邊去，便要以眼看

著到一雙雙的鞋面，打這引起女工的靈活而純熟的手指下，漸漸地形成起來。在這一間江殿上，大約排著二架的繡床，每架上都有

一方貢緞繃著，並且還分別指定著一個女工，負責刺繡。雖然伊們決非都在同時做著融繡的工作，也許有的是在打樣，有的是在配

底；不過這一方貢緞上的花朵，既已指定著這個人剌繡，空上人便遲早總得負責去完成它。每一方貢緞更不是專為做一雙鞋面，往

往是五六雙合在一起的；因此，這方貢緞的上下左右，幾乎是滿收著應繡的花樣了。每個女工便各自低下了頭，－－伊們的頭必須

是俯得很低的，差不多要把伊的眼睛貼在那貢緞上了；因為這種工程委實是級精細的，倘不這樣看得真切，便難免要錯誤了。－－

一聲不發地挑繡著。

　　現在待我將伊們的工作程序，說得比較詳細一些：第一步，伊們先依照了那些已畫就的鞋樣，在那貢緞上用白粉勾出幾隻鞋面

的輪廓來，每兩隻之間，當然必須留些空白，以便裁割；鞋面的輪廓一起勾好，第一趟便得一隻一隻的刺繡起來，不過在刺繡每一

隻鞋面之先，還有一部分預備的工夫。譬如這一隻鞋面上需要一枝梅花，那末伊就應該先用一種很薄的白紙剪出幾朵形態各別的梅

花來，再把這幾朵紙花放到那貢緞上所畫著的一隻鞋面上去，這邊試試，那邊又試試，用藝術的眼光來決定它們應占的適當的部

分；部位既定，然後用絲線來把它們釘起來。這時候所用的絲線，大概都是白的，而且不須釘多少針數，只求將那紙花釘住便行

了。梅花釘好，再做第三步工作。

　　這第三步工作，是最難的。因為伊們不但要把這幾朵梅花繡出來，還得選用顏色深淡不同的各種絲線，酌量的梅花來，放在一

邊做樣子；該用深色的，便用深色，該用淺色的，便用淺色，待做好了看時，簡直和樹上長著的花，分不出真假來了！

　　無論一朵鮮花上的顏色是怎樣深淡得宜，伊們總得盡著心力去模仿它，因此伊們在一針針挑繡著的時候，總得時時回頭去端相

那朵真花；差不多每繡一針，必須回頭去看一看：何處是深色，何處是淺色，半些都不能讓它模糊，因此每一架繡床的橫木上，總

有四五十種顏色各別的絲線掛著，以便隨時取用。

　　其中用途最廣的，自然還是紅綠兩色。

　　至於那朵剪就的紙花呢？最先原不過是用來表顯輪廓和決定部位的，但繡了幾針之後，再要將它取出來，手續上既感麻煩，事

實上也沒有這種需要，而且還是讓它留在裡面的好。因為一朵花有了這張紙片一襯托，繡上去的絲線，便頓時覺得厚了許多；待到

全部繡成了看時，花瓣都從鞋面上凸了出來，彷彿是另外貼上去的真花一樣，這也是中國繡貨的獨到的技巧！

　　這些制鞋的藝工的生活，說來也是極單調的；伊們的內心上，似乎是永遠不會受到什麼刺激，連輕微的震動也很少。一年到

頭，伊們只是專心致志的從事著做鳳鞋的工作：早上起身，白天工作，吃飯，晚來上床安息，每天做著這樣刻板的文章。

　　我自己可說是萬萬受不住的，所以我想伊們既然能終年的樂此不疲，必然也自有一種局外人所體味不出來的興趣在著。記得我

曾經向那兩個處於領袖地位上的老處女問起過，伊們都表示很快活，唯一的原因乃是伊們對於這種繡作生活，天性特別的愛好；而

這制鞋的一業，不但可以充分的發揮伊們刺繡的才技，他如打鞋樣，配鞋底等等，也無不含有一種美的意味，足以鼓動一般愛好美

術者的興趣。伊們的快樂，大概就從這中間得來的。這倒是很合理的說法。因為我們無論教那一個人做一件工作，工作本身的輕

重，猶可不加計較，最要緊的是必須這件工作恰合這個人的性之所好；大凡性之所好的工作，做起來必定起勁，一起勁便可做來特

別的圓滿，而且還會久而不倦。現在這兩個老處女，便是這樣。至於伊們手下那八位年輕的姑娘呢？我雖未曾請教過，但料想起

來，情形也約略相同；因為凡有做不慣這項工作的，早就稱病告退了，所剩下的自然都是對此確具興趣的人了！

　　伊們還有一個特點，就是富有「藝工」的精神，所謂藝工的精神，便是只為了「藝術」和「工作」而工作的意思。伊們每做成

一雙鳳鞋，時間上至少就得費一個月，而在這一個月以內，伊們為著這一雙鳳鞋而所費的心力，更是無可限量；但伊們努力和結

果，卻只有太后一個人可以見到，即使給太后愛上了而御用起來，也不過我們這廖廖幾個人得有欣賞的機會。此外更有誰能發現伊

們的巧妙的工技？所以伊們當製作的時候，就不絕不存心想藉此誇耀於大眾，一心只是想把這一項工藝做得如自己理想一般的完美

而已！何況伊們所做成的鳳鞋，多數是給太后打進了冷宮，永遠讓那兩個飽食無事的老太監看守起來的，根本沒有問世的機會，伊

們等於白白的努力了一常但伊們並不灰心，仍用盡心力的工作；這種精神，豈是尋常的一般藝術家和大工匠所能有的？

　　這些小姑娘們既在這些特殊的環境中過著超特的生活，伊們本身的思想也就不免因此而變得很別緻，看起來伊們對於出嫁和養

育子女的事，實在是非常的漠視的。我也曾間接聽到過伊們的言論，大致對於現狀都很滿足。伊們把那些一方一方的貢緞看做是伊

們的丈夫，又把那些一絞一絞的絲線看做是伊們的子女；伊們的內心上，也確乎是很愛好這兩件常和伊們做伴侶的東西的；其他一

切雜念，就為伊們能如此的忠於劂職而不再發生了！那末伊們將來衰老以後的歸宿又如何呢？自然也和尋常的老年人有些不同的！

待到伊們漸漸地衰老了，－－大概也不過四十五歲就衰老了，因為刺繡這一樣工藝是級費精力的，也是最容易使人衰老的。－－伊

們的目力已不夠再做那樣精細的挑繡工作的時候，便自然就有新進的人替上來了，讓伊們留在宮內養老著，從引伊們便絕不活動

了，盡是穿衣吃飯的閒住下去，一直到壽終正寢為止。我想伊們大家都有一條傳統的觀念，就是當伊們年富力強，正可以儘量勞作

的時候，便注其全力於這富於美化的工藝上；到得老來，就仗著這一些功績，安安穩穩的在宮內吃一口閒飯過日子。

　　這個觀念究竟是否正當？是否合理？於伊們自己是否有利？我當然不能代為答覆；便是伊們為什麼要存這一條傳統的觀念，我

也萬萬解說不出。我想除非我也能有象伊們一樣靈巧的手段，常在那些貢緞上挑繡挑繡花朵，如此的身歷其境地的去體察，也許我

才會體察出一個確當的原故來，如今徒然憑空懸想是斷乎想不出來的！

　　上面我不是說過，每一方貢緞上是有四五副鞋樣勾描著的；伊們把這一方貢緞繃到了那繡床上去之後，便由上至下的一副一副

挑繡起來。挑繡好一副，又須把這方貢緞重行繃過，使第二副應繡的鞋面移上來，不必繡的人俯下頭去遷就它，這樣也可略省幾許

目力。不過每副貢緞上的四五副鞋面，決不能同樣繡一種花卉，往往第一副繡的是梅花，而第二副卻是繡的牡丹花了，因此繡的人

竟無老文章可抄，必須另外再剪起紙花來，另外再覓起一朵可以做標本的鮮花來，重樣定部位，選顏色；先前繡第一副鞋面所得的

經驗，簡直絲毫不能利用，精力的浪費，端的是非言可喻，無怪我當初一瞧見就要搖頭了！

　　及至一切的手續全齊備了，－－這就是說到得鞋面上的花樣已繡好，鞋跟和鞋底已一起釘好，並把那鞋面也縫到了底上去，形

成了一雙完整的鳳鞋以後，－－還有一套最後的手續，那就是裝釘珠寶等飾物的手續了。太后的鳳鞋上，珍珠，寶石，璞玉，翡翠

等，一應寶貴的飾物，可說是應有盡有；但伊老人家自己所最心愛的，尤其是珍珠。伊瀋說珍珠是鳳鞋上最適宜的裝飾品。無論大

小的珍珠，伊都歡喜；因此伊御用的鳳鞋上，幾乎是沒有一雙不釘珍珠的了。那些較小的珍珠是用絲線串起來的，串得象一條花邊

一樣，然後再把它曲曲彎彎地盤釘在鞋面上；雖然用以連貫它們的只是一根很細的絲線，似乎很容易裂斷的，但是我在宮內住了幾

年，卻從不曾見過它們裂斷，也從不曾聽到過有從拾得一顆打太后的鳳鞋上掉下來的珍珠。

　　這句話聽來似乎很奇怪，依我們看來，一雙鞋子上，既釘著那麼許多的珍珠，又且只有一根很細的絲線連係著，怎麼竟不會裂

斷，不會落掉呢？可是我們只要想到御用這些有珍珠釘著的鳳鞋的人，乃是一位年高的皇太后，我們就會相信這是很可能的了！

　　非但僅僅是可能的，簡直是必然之理！因為常在那「鞋庫「裡存儲著的鳳鞋既有數百雙之多，而新制的又陸續在增加，所以每

一雙鞋至多只有給太后穿一次或兩次的機會，甚至一次都不穿；這裡所謂一次，時間是很短的，少則半天或幾小時，多則一天或二



天，從無連穿三四天的事。就是穿在太后的足上的時候，也是靜處的時間多，行動時間少；即使行動，伊的步子又是極輕極慢的，

永無怎樣劇烈的震動，所以任你把那些珍珠釘得如何之多，如何的不結實，也是斷不會滾落下來的！假使說戌們是極易滾落的話，

那末在宮內當掃地的太監，個個都好開珍珠鋪去了！這話也不是胡講，因為太后鳳鞋上，珍珠釘得最多的往往有三四百顆，少則二

三十顆，普通總有七八十顆左右；這麼許多的珍珠，只要常有十分之一掉下來，豈不就很可觀了嗎？

　　若問宮內怎樣會有這許多的珍珠，供太后如此濫用呢？其始當然都是京內和各地的官府，以及高麗安南等屬國所進貢上來的；

後來呢？也不過是這頂帽兒上拆拆；那雙鳳鞋上釘釘，互相移用而已，否則是決不夠支配的。好在珍珠這樣東西，本身非常耐用，

除非你用東西去砸它，輕易是不會破碎的，所以待到某一雙鳳鞋因歷時過久（決非使用過久，更談不到破舊兩字。）而不需再保存

了，鞋身便棄去，卻將那些珍珠一齊拆下來，交給制鞋的藝工們收拾好，以便裝點新鞋之用。

　　鞋面上釘珍珠的方法也有兩種：第一種就是我上面所講的，先用絲線把珍珠串了起來，然後再把這絲線釘到那鞋面上去；第二

種是直接把珍珠一顆顆地釘在鞋面上，就用珍珠來代替彩線，釘成各式各樣的花紋。這種釘法，不便比較結實一些，而且還較繡了

花再釘珠子來得清靜文雅。記得我初進宮沒有多少時候，見了這種光以珍珠為花飾的鳳鞋，便不由自主地贊美起來；再加還未熟知

太后的脾氣，竟公然露出了很羨慕的神態，太后的脾氣偏是最喜把人家所羨慕的東西賞給人家，於是伊就立即教人揀出了兩雙一般

以珍珠為花飾的鳳鞋賞賜給我，我自然很歡喜的受了。但從此我見了伊新鞋再也不敢這樣贊美羨慕了，不然的話，也許伊竟會絕不

吝惜地把那鞋庫中所藏的全部鳳鞋賞給我了！或是我雖沒有得到那麼許多，但統計太后前後所賞給我的，也確有好幾十雙了；至今

我還寶藏著三四雙咧！

　　關於鳳鞋的敘述，大概已沒有什麼可寫了，現在只有最後的一點，再可以說一說。那就是鞋子和時令的關係。我們平民所穿的

鞋子，尚且有棉鞋，夾鞋，紗鞋等等之分，何況太后呢？在本書第八章裡，我曾經說過宮中的衣服的質料，不但須因時令而變換，

便是衣上繡的花朵，也各有規定；這鞋子也是如此，可以無庸再說。只講冬天裡太后所御用的鳳鞋。太后當然是不要穿那種很笨重

的棉鞋的，所以伊的鞋子裡，都是襯的上好的絲綿，鞋口上又有一圈皮釘著，這圈皮自然又是銀鼠紫貂之類了。

　　太后所僱用的藝工是全部安頓在萬壽山的背後的，就在昆明湖的對面一帶；這一帶的山坡上，很齊整地隔成了幾座大小相仿的

宮院，每一座宮院內住著每一種工藝的藝工，絕不相混，例如管育蠶的就有一座專用的宮院，而那些制絲的藝工也自伊們的住處和

工作的場所，制鞋的又另有一處了。雖然相離甚近，但都各立門戶，象幾家獨立的工場一樣。所以這一部分的頤和園可說是小規模

的工業區；裡面的藝工們，終年象一群群蜜蜂似的忙亂著。不過這裡所有的出品，卻和全中國內無論那一家工場的出品大有不同：

第一是宮所需用的絲，或繭子，或鳳鞋，都不是很單純的一種或兩種，往往是數百種，數千種，每種卻又不必多，只需很精緻的一

二件。第二是宮內的藝工的技術，經實地比較結果，確是高於他處一切的工人，無論那一項工藝，決不用一個新進的生手；每一個

生手進來，必須先埋頭學習，待學滿了數年之後，才有被輪到工作的機會。至於那些領袖的藝工是更不容易了！伊們必須在未充領

袖之前，先有了多年的超越的成績，才得升擢起來；同時伊們的助手們還不不斷地努力，以備將來升補為領袖的預備。只要待原任

領袖的人年紀稍大，似乎不能再有良好的工作表現的時候，新世界領袖便在那一班修養了多年的助手中挑選出來補充。所以伊們的

工作技術，永遠是不會退化的，而且都有一貫的精神和秘訣，象祖傳父，父傳子的世傳職業一樣。雖然實際上，伊們都各有各的出

身，彼此絕少血統或親戚的關係；然而精神上竟象一家人無異，這是和外間尤其不同的一點！

　　如今回想起來，宮內的一切費用端的是浩繁得不得了，單從這引起工藝上講，已夠人活活的嚇死。我在宮中住了那麼幾年，可

說是沒有一天不見有新制就的鳳鞋，送到太后跟前來讓伊品評和察看的。一天工夫，至少必有一兩雙，多至五六雙；這樣一月一年

的累積起來，數目自然是級大的了，而這筆費用之巨，也可以想見了！這還不足為奇，因為鞋子畢竟還只能算是一種小東西；更奇

的是那些一件的宮袍和繡服，也是同樣濫費地生產著。尋常的富貴人家，每人每隔十天做一件新衣服，已算是很闊綽的了；太后的

新衣，卻是平均每天一件，或竟不止此數，豈不令人咋舌？不過裁制這引起宮袍和繡服的縫工，卻不是女性，而是男性的太監，他

們畢竟還是先學會了縫工再做太監呢，還是先做了太監再學會縫工的？那我可不曾推究過！只知道他們的工技，也是優等中的最優

等，決非外面的縫工所能比擬的。但他們的日常生活據說是和那些女性的藝工並不相同的，大概是比較苦一些。他們的工作雖然大

部分也得由他們自己用心設計，可是太后偶然高興，要怎樣改動，他們就必須立即照辦。在每一件新衣服的毛樣沒有得到太后的核

可以前，更不准隨便動手；不比那些制鞋的女工是可以自作主張的，打好了樣，即可繡作起來。然而也就為這樣，鞋子的浪費更

大！

　　除卻極少數深合太后尊意的幾雙之外，十分之八九，都什麼古玩似的一行行地終年陳列在那龐大的鞋庫裡，到相當時期便棄

去。要是宮袍和繡服也是這樣，只怕內庫裡的銀子更要完得快了。

　　接下來我還得講一講太后所穿的襪子。讀者中諒來不乏年歲較高的人，當可記得前二三十年時，那些婦女們足上所穿的是怎樣

的一種襪子，太后所穿的，也大體相同。那襯統都是很短的，和盛行的短襪差不多。

　　依消費的價值和用途而論，襪子當然是比鳳鞋更小的一種東西了，而且無論怎樣會考究的人，也不能在襪子上考究出什麼花樣

來，所以宮內還不曾另設一種制襪業，而讓那些制鞋的藝工們負責兼辦。雖然如此，太后對於伊自己所穿的襪子，卻一般也是非常

的注意，挑剔得很厲害；伊每天必須更換一雙新的襪子，換下來以後，便斷乎不要再用了。在伊的心目中看來，一雙襪子真和一條

線一般的不值錢！可是天地良心，伊的襪子委實也是值錢的！它們的原料是上好的純白軟綢，做工更是十分的講究，做得和伊老人

家的尊足再適合也沒有，差不多處處是極服貼的，就是現在我們所穿的絲襪要有這樣的成績，也不容易，何況那時候只憑著人的雙

手所做出來的東西呢？

　　每一雙襪子上，必有兩個合縫，一個在前面，一個在後面；這是因為軟綢制的襪子，究不如現代的線襪或絲襪一般的富有伸縮

力，所以必須在襪統上開出這兩個合縫。不然人的腳將怎樣伸進來呢？可是從美觀著眼，這兩個合縫畢竟不能不算是一樁缺陷；太

后是最愛美觀的人，當然要竭力彌引缺陷的。於是那些善用針線的藝工們，便給伊想出了一個絕好的補救辦法，就是用各種顏色的

絲線，在那兩個合縫旁邊紮出一些特別的花樣來，這樣就把那兩個合縫隱藏過了，倒象也是花樣的一部分；不過這裡所扎繡的花樣

卻不能和鞋面上一般的層出不窮，大概只能限制於蝴蝶和蝙蝠兩種，別的雖然也未必一定不能用，但用上去了，想來也是不會怎樣

好看的。

　　太后足上的鞋襪，我已經是論得很清楚了，至於伊的穿法那是和尋常的旗人相同的：襪子約比鞋牆高出三四寸，用一根細軟的

綢帶，先自緊紮在腿部上，然後再把褲腳管拉下來套在襪統上再用一根綢帶紮縛起來；這根綢帶的顏色總是和褲子本身的顏色相同

的，多半還是一段料子上裁下來的。這種紮褲腳的方式，經我們此刻想起來，必然是非常難看的，然而在從前時候，大家都如此，

倒也不覺得什麼異樣，而且因為有了這兩重的紮縛，不但那襪子決不會皺攏，便是那褲管也從不會散開來的，所以行動時永遠會使

你覺得很乾淨爽利。

　　因為有這麼許多的鳳鞋和綢襪，需要賴著那些制鞋的女工們的雙手造作出來，所以這一班姑娘雖然在形式上或階級上都和宮內

的宮女略相同，但實際上是大有分別的！宮女在宮內是一些沒有什麼地位的，竟可說比太監都不如，種種粗重的工作，伊們都有

份，簡直是整日在忙著侍候別人，而當藝工的卻不但不需去服侍人家，並且還有指定的太監為伊們服役咧！至於飲食方面，更是特

別的優待，每餐也必有極豐盛的菜餚，給伊們享用，和太后所用的膳食一般都是由御廚房所承辦的；尋常當一個小官人家的宅眷用

的膳食，那裡能比得上伊們？再加在進膳的時候，也有好幾個太監在旁邊給伊們端菜，盛飯，撤席，一些也不用伊們自己動手；就

是伊們所住的臥房裡，每天也有小太監們輪流著進去收拾的；因此，伊們除掉為太后繡鳳鞋，制襪子以外，可說是一無所事了。這

末免太優待了嗎？不過說穿了卻是不值一笑的！原來這種刺繡的工作，若要求其光潔，對於藝工們的手指也有很大的關係；要是伊



們的手指因為常和粗糙的東西接觸的緣故，弄得很粗糙了，那末繡起花朵來，那些絲線也不免要給伊們弄毛了。就為這樣，太后才

不許伊們做別的工作的，倘非如此，伊們休想能有什麼太監來承值，少不得要教伊們自己照料一切了！

　　據太后告訴我，這些制鞋的藝工是極不容易培植的，通常每一個小女孩子，任憑怎樣的聰明伶俐，或者對於尋常的繡作工夫怎

樣的精到熟練，但要過宮來為太后打鞋樣，繡鞋花，做襪子，卻至少必須費三年的工夫去學習，依我看來，即使學習了三年工夫，

也未必能完全精熟，未必就有良好的成績。我覺得非在學滿了三年，再專心從事於這項工作達四五年之久，便決不能深入堂奧，運

用自如，因為有許多的秘決，都不是一索即得的。

　　讀者試想上面我們講的都是何等的瑣碎啊！在頤和園內，就像蜂窩似的簇聚著這麼許多特殊的工業機關，它們又是一般的瑣

碎，一般的忙碌，個個藝工都在不斷的努力著，可是伊們和他們的所以要如此努力的原動力，都只是發乎太后偶然的高興：伊老人

家只要隨意想一個念頭，便夠這些藝工們忙碌了！

　　雖然伊們和他們同樣都受一遠勝過尋常的工人所夢相不到的優遇，可是對於工作是半些不能有什麼主張的，所以就稱他們為一

群男女犯人，也未嘗不可。

　　不過在事實上，無論男女藝工，看起來大半倒是十分舒適樂意的犯人，自願無期的安處在這座監獄中。

　　他們這樣勞苦的工作幾年或幾十年之後，難得逢到湊巧，有某一個人的作品，竟給太后愛上了，當著眾人贊美了一句；這個人

便會快活得連自己的生辰八字也忘了，而其餘的人，也會因此受到激勵，格外甘心的埋頭力作起來。但是太后豈肯隨便贊美他們

的？真不知道要隔多少時候，才有這樣一次希逢的盛事呢！

　　太后每次和我談到宮內這些工業，總得有一長篇的話兒，不是計劃怎樣增添新的生產品，便是打算怎樣訓練新進的藝工，而且

語語精詳，頗切實用；因此常使我暗暗地佩服，深信伊老人家如其給人家聘去管理什麼工廠，保管是一個極能幹的領袖。

　　尤其教人詫為天賦奇才的是伊的記憶力；常有許多很小很小的事情，雖然那些親臨其事的藝工也忘懷了，而伊老人家卻依舊還

記得很清楚。因此，無論那一項工藝，這總提調的一職，都非太后自任不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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